
A12 文娱
2018年8月3日 星期五

编辑：师文静 美编：罗强 组版：侯波

本报记者 倪自放

看过是枝裕和执导的戛纳
电影节最佳影片《小偷家族》，
笔者脑海中的第一个镜头，是
数年前在戛纳电影节海滩上的
那个下午：周围是些不相识的
人，但在异国下午四五点钟和
煦的暖阳下，疲惫的你，能够在
沙滩上温暖地入眠，尽管在沙
滩上睡眠显得不那么真实。

《小偷家族》也是这样，影
片描写的是日本底层社会的
人性温暖，当然也有社会的冷
酷，零散的日常与温暖的伤痕
充盈着你的头脑，那是一种恍
若隔世的感动，不至于让你号
啕大哭，只是酸涩地充盈着你
的眼睛和内心。

在《小偷家族》里，是枝裕
和设置了这样一个“有罪”却
有人情味的“家庭”：东京高楼
林立的大厦之间，残存一个破
旧平房，里面住着年迈的母亲
柴田初枝、治与信代夫妇，以
及他们的儿子祥太，和信代的
妹妹亚纪。这家人依赖初枝的
老人年金过活。当年金不够用
时，他们就会靠偷一些东西来
补贴家用。后来，他们在一个
寒冷的冬日捡回一个瑟瑟发
抖的小女孩尤里。

通过“偷”来维系的家庭，

从法律的角度讲是“有罪的”。
一群脱离原生家庭的被遗弃
的人，唯有以如此卑微的方式
彼此抱团取暖。故事设置上的
这种反差，让《小偷家族》的故
事温暖而伤感。电影也通过不
同的意象呈现这种温暖与伤
感同时存在的情形。比如，在
某一个节日，一家人在狭窄的
门外望向天空，共同“观看”远
处的烟花表演——— 他们只能
听得到声音，而烟花的绚烂却
需要自己想象。烟花代表转瞬
即逝的美丽，也暗喻“有罪”家
庭抱团取暖的短暂。

影片中唯一一次行窃失
败，是儿子和小女孩去商店，
女孩偷偷拿了个小玩具被老

板发现，但出乎观众意料的
是，老板并没有抓住他们，而
是送给了儿子新的玩具并告
诉他：“不要再让你的妹妹做
这种事。”《小偷家族》没有最
为明显的反派角色，有的只是
润物细无声的温暖传递。

在电影最后四分之一的
篇幅里，因为一个看似偶然的
事件，这个家庭的真相才得以
揭开，其实他们来自不同的原
生家庭，那种在“有罪”家庭里
的和谐，在这一刻被打碎。小
女孩尤里回到原来的家庭，她
的生活无所谓幸福与不幸福；
祥太即将找到亲生父母。《小
偷家族》结尾部分的这个反
转，是枝裕和实际是在指向社

会抚养问题。
可贵的是，社会问题的生

发并没有让《小偷家族》走向
一个冰冷的结尾，是枝裕和为
每个人都设置了内心的解救。
电影通过这样的故事设置，完
成了对社会万象的展示，温暖
的基调并没有变，这些被原生
家庭遗弃的人，曾经享受过

“偷”来的天伦之乐。
活在温暖里，尽管这温暖

里有伤痕，作为是枝裕和电影
的集大成者，《小偷家族》用娓
娓道来的笔触，将那些伤痕与
温暖，逐一摊在这太阳底下，这
样情绪的弥漫，让人沉浸其中，
不能自拔。我以为，这样的电
影，一定是能够名留影史的。

这这零零散散的的日日常常，，这这温温暖暖的的伤伤痕痕

是是枝枝裕裕和和的的““宝宝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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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家族》将于8月3日在
中国上映，导演是枝裕和专门
写信给中国观众，称这部电影
是自己的“宝物”。那么，在片
中，哪些设置堪称是枝裕和的

“宝物”呢？
在人物塑造方面，安藤樱饰

演的“妈妈”，就是一个“宝物”。
虽然是枝裕和称《小偷家族》有
意讲述一个父亲以及一个少年
的成长。但安藤樱饰演的母亲角
色却大放异彩，成为片中最让人
难忘的角色，无论是流着泪抱紧
萍水相逢的孩子说“爱你的人不
会打你”，听到外人称呼她为“祥
太妈”而忍不住窃喜，被警察盘
问“孩子们都怎么叫你”，她若有
所思地说“是啊，都怎么叫我的
呢”，让一个经历过黑暗却内心
温暖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

两句轻声发出的台词，也
是这部电影的“宝物”。影片设
置了两句轻声的台词，来表达
想说却不能当面说的意思。一
是奶奶在去世前坐在沙滩上，
对着玩耍的年轻人说“谢谢你
们啦”。一句是祥太对着“父亲”
远去的背影轻声喊出的“爸
爸”。两句轻声台词饱含深情，
说出了内心的秘密，也成为故
事转折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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